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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本报记者 李小贤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旦发病，就会从遗忘、失智逐渐发展到失去自理能
力。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对于亲人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

“妈妈，你化妆真漂亮。你笑
一笑更好看了。”市民齐艳丽坐
在母亲对面，为母亲涂上了口
红，和母亲聊天。

母亲笑了笑，还让齐艳丽把
镜子拿过来给她照一照。

在母亲照镜子的时候，齐艳
丽接着问：“妈妈，我叫什么名
字？”

“你是好人。”母亲的回答并
没有出乎齐艳丽的意料。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忘记了眼前
的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为了照顾母
亲搬家

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之
后，齐艳丽就将家搬到了父母家
的对门。

齐艳丽在沧州从事教育培
训工作。下班回家，她会先敲开
父母家的门。

“2018年，我妈妈刚被确诊
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我上网查
资料，咨询医生，详细了解阿尔
茨海默病。我知道那是一场注定
会失败的仗，害怕过，也彷徨
过。”齐艳丽说，她学着去照顾母
亲，并让自己接受、释然。

齐艳丽说：“随着病情的发
展，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像小孩
子。可我们又不能完全像对待小
孩子一样去对待她，因为她会注
意你的表情，说话的态度。”

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齐艳
丽很有耐心。齐艳丽的小儿子曾
吃醋地对她说：“在家里，你把所
有的耐心都给了姥姥。姥姥做错
了事，不讲道理，你都不会说姥
姥，如果你能对我也多点耐心就
好了。”

这时，齐艳丽就会抱抱小儿
子，告诉他，“你姥姥病了，不能
和她着急的”。

“以前，妈妈总是夸我和妹
妹这做得好，那做得对，让我和
妹妹很自信。”齐艳丽说，她现在
也将这个方法用在了母亲身上。

母亲容易“犯懒”，不想动，
齐艳丽就鼓励她去做一些简单
的家务。“妈妈，你扫的地真干
净”“妈妈，你桌子收拾得真整
齐”……齐艳丽陪在母亲身旁，
不时夸赞母亲。

在齐艳丽的记忆中，母亲爱
美。如今，母亲生病了，齐艳丽就
帮着母亲打扮，涂口红、梳头发，
夸母亲是个漂亮的老太太。

“看到母亲开心，我也会很
开心。”齐艳丽说。

陪着母亲唱歌，哄着她练
绕口令，拿着算盘和她一起练
习……齐艳丽经常和母亲一起
玩。然而玩的时候，母亲会突然
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齐艳丽
握着母亲的手，说出自己的名
字，还会撒娇地说，“妈妈，我是
你的大宝呀”。

齐艳丽说得轻松，但每次母
亲这样的问话，都能在她的心中
激起涟漪，她多希望母亲的病能
好，能记起她这个女儿。

有时，齐艳丽会将她们母女

俩的互动情景用手机记录下来。
因为那些时刻，母亲可能转瞬就
会忘记。

12年的陪伴

说起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在沧州市区一家单位上班的
韩小微百感交集。她的姥姥困在
阿尔茨海默病里已经12年了。

韩小微从小跟姥姥长大。
2012 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的
她发现姥姥会忘记做饭、出门迷
路。在医院检查后，姥姥被确诊
为阿尔茨海默病。

在韩小微姥姥家客厅里摆
放着一张护理床。护理床边放
着吸痰器、鼻饲器具等物品。她
的姥姥已经卧病在床，吃喝拉
撒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家人的
照料。

“从姥姥最开始的遗忘，到
逐渐发展到大小便失禁、不能自
主进食，情况一直在变坏，看不
到希望的感觉让家人很无助。”
韩小微说，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需要面对很多未知数，身心
都会有压力。庆幸的是，无论是
她母亲的兄弟姐妹还是他们这
一代人，一大家人抱成团，尽心
照顾着老人。

在韩小微照顾姥姥的过程
中，夜里，她曾看到姥姥在未开
灯的房间里，自言自语地将被子
团在一起又铺开，似乎着急地在
寻找什么。

刚开始，韩小微会哄着姥姥
睡觉，但看到姥姥尿床后，她才
意识到姥姥是想上厕所。

“姥姥忘记了厕所在哪里。”

韩小微说，再遇到这种情况，姥
姥坐起来，她就跟着起床，带着
姥姥去上厕所。后来，姥姥的病
情加重之后，即使把姥姥带进厕
所，姥姥仍旧在找厕所。

韩小微说：“我曾在马桶边
陪过姥姥一个多小时，一遍遍说
这就是厕所，可最后她仍尿了裤
子。我那时很难过，特别想哭，不
是嫌给姥姥洗衣服麻烦，而是心
疼姥姥。”

韩小微记得，姥姥病了之
后，变得多疑、爱哭。

“你不是好人，你偷我钱。”
她常怀疑家人偷她的钱。

刚遇到这种情况时，家人很
委屈，“一直尽心尽力照顾老人，
还要被怀疑”。后来，家人相互理
解，逐渐接受，也找到了应对方
法。

当韩小微的姥姥怀疑别人
偷她钱时，家人就带着她去找，
枕头下，抽屉里，总会找到她自
己藏的钱。

老人手里握着钱，却忘了刚
才的事，又说：“你是好人，给我
钱花。”

老人总是埋怨家人不给她
饭吃，即使家人刚喂她吃完饭。
家人也和她争辩过，但拗不过
她。后来，家人就告诉她正在做
饭，一会儿就吃饭了。过不了多
长时间，她就会忘掉吃饭的事。

有一次，因为吃饭的事，韩
小微的姥姥又耍起了脾气，哭得
很伤心。韩小微想起她爱挖野
菜，就带着她出门。两个人挖了
两个小时的野菜才回家。韩小微
的姥姥早已忘记了吃饭的事，还
挺高兴。

“12年来，姥姥病情逐渐加
重。如今，姥姥已经无法下床，失

去了交流能力。可我们只要看到
她，心里就觉得踏实。”韩小微
说。

最难熬的夜

在全球，每 3秒可能就有一
个老年人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
病。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
2024》显示，我国现有阿尔茨
海默病及其他痴呆患病人数
为 1699 万例。近 30 年来，阿尔
茨海默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迅速上升……家是沧县的孙新
建在新闻上看到这些内容时
很是感慨，因为他的父亲生前
就是一位这样的患者。孙新建
说，家中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后，才真正体会到这条照护路
有多难走。

“阿尔茨海默病不仅影响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还可能导致
性格和行为的改变。”孙新建说，
他记得父亲患病后，脾气变了，
而且晚上经常不睡觉，吵闹着出
门。照顾父亲的夜晚曾是最难熬
的，他没睡过一个踏实觉。

那时，孙新建和父亲住在对
门房间。为了方便照顾父亲，他
经常敞着房门睡觉。

孙新建说，父亲的腿摔伤
过，需要拄拐行走。晚上，他的拐
杖就会放在床侧。深夜，人们都
进入了梦乡，可父亲却不睡觉，
坐在床边，用拐杖敲击着地面。
咚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极具
穿透力。

有一次，孙新建被吵醒后，
来到父亲房间，劝父亲睡觉。父
亲不理他这一茬，说要回家找自

己的母亲。他一手拄着拐，一手
拎着装有衣服的袋子就要出门。

孙新建拦着父亲并告诉他，
奶奶不在了，这就是你家。

“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
父亲直嘟囔。孙新建只好说，现
在是晚上，等天亮了就送他回
家。孙新建将父亲手里的袋子拿
过来。

看到孙新建拦着自己不让
出门，又拿了袋子，父亲骂起了
孙新建，最后还呜呜地哭起来。

孙新建安抚着父亲，觉得有
点喘不过气来。

好不容易劝着父亲上床了，
可他还没躺到床上，父亲就又起
来了，仍旧吵闹着要回家。

“那时父亲一折腾就是三四
个小时，他不睡，别人也没办法
睡觉。等天蒙蒙亮时，父亲躺在
床上呼呼睡着了，好像刚才的事
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孙新建
说，他有时也会控制不住情绪，
和父亲着急，过后又陷入深深的
自责。

照护者也需
要被关注

阿尔茨海默病主要特征为
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
害，包括记忆力下降、语言能力
减退、空间和定向能力受损等。
随着病情进展，患者可能会出现
情绪和行为的变化，最终导致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

代杰是沧州市中心医院认
知障碍、神经心理科主任，从医
多年，她接触过不少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也深刻感受了照护者身
体和心理承受的压力。

“有的患者在发病期间打
家人，有的患者随地大小便，有
的患者半夜不睡觉也不让家人
睡……面对这些情况，照护者内
心会非常的痛苦。”代杰说。

“在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的过程中，很多照护者会感到身
心俱疲、害怕、惊慌、自我怀疑与
绝望，甚至有的会陷入到抑郁
中。”代杰说，照护者也应该被关
注。

面对这样的情况，代杰建
议，首先，照护者要在心理上接
受患者情况变化会成为一种常
态，接纳和认可自己作为一个普
通人面对这些变化的情绪和反
应，学会与自己和解。

其次，照护者要在身体上做
好准备，照顾患者的同时，也要
照顾好自己。照护者要注意自己
的身心健康，当力不从心时，可
以寻求多方帮助，给自己安排一
定的放松时间，要清晰地意识到
暂时的抽离是为了能更好地照
料病人。

“我们建起了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家属微信群。在微信群里，
医生会普及一些医学常识，照护
者也可以向医生咨询问题。照护
者之间还能相互探讨，寻求照护
经验，疏解情绪。”代杰说。

（文中除代杰外，其他受访
者均为化名）

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护者也需要被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护者也需要被关注 （（资料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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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